
“这活不适合你干！”

在我打了一圈电话后，10多
家家政公司大部分拒绝了我的
应聘要求，理由是年前保洁员已
经提前安排好了，不准备招人；
还有就是多数家政公司实行外
包制，即保洁员不是本公司工作
人员，他们自己有专业工具，不
隶属于任何一家公司，哪里有活
就去哪里干。不过还好，有一家
公司让我第二天去“面试”。

上午10点，到达约定“面试”
地点，才知道这家公司是在一个
小区里，办公地点是经理自己的
房子。

当我怀着满腔热忱给经理
打电话时，一位貌似老板娘的人
说：“经理出去了，你明天直接来
上班吧。来了给你说说，跟着老
保洁员干就行。”就这样，我未经
面试便顺利被录取。

第二天早晨6点半起床，7点
半准时到达公司，因为提前一天
摸清了路线，算的时间刚刚好。

到公司后，果然是经理对我
进行“培训”，是很实际的说教，
告诉我如何使用工具、工作注意
事项、工资情况及发放时间等，
只用了20分钟，培训就结束了。

7点50分，正在对我进行培
训的经理说：“稍等一下，我给她
们安排一下活！”只见四位保洁
员，分两组，各自领了写明服务
地址的纸条，之后两组麻利儿地
领各自的工具——— 吸尘器、爬
梯、塑胶桶等，吸尘器和爬梯是
公认的大件，带我的李梅(化名)
左手抱着一个大型吸尘器、右手
拎着一个约50公分高的油漆桶
匆匆下楼。

我在窗户往楼下望去，两辆
电动车，每辆各载一个大件：一
辆装上吸尘器外加油漆桶等，一
辆装上爬梯外加工具箱等。装的
满满当当，给我的感觉是：哪怕
再多一件东西都装不下！熟练地
装完工具后，她们箭一样的飞出
小区，一天的工作就此开始。

培训结束后，经理吩咐我跟
李梅、刘华(化名)一组，我骑上自
行车赶往目的地。

到达雇主家后，刘华安排我
拿抹布擦地，在水池洗抹布时，
李梅见到我说了第一句话：“这
活不适合你干！”

“不是自己家的活，别

那么仔细！”
“一看你就不像干这活的，

这活你干不了！”李梅强调几遍，
我只好回应：“你能干了，俺咋干
不了啊？跟你好好学！”

之后，她就把这个工作有多
脏、甲醛超标、客户要求多严等
一系列不好处列出，劝我年纪轻
轻找个轻快活。

在得知我还未生小孩时，她
大声地说：“那更不能干了！”她
告诉我，在公司干的都已生完小
孩，原来有个人，准备要孩子，便
提前辞职了。总之，她没有告诉
我一点该如何工作，所有的交流
都是“劝离”。

据了解，干保洁这行的，平
均年龄三十五六岁但是老板们
字里行间流露出对保洁群体年
轻化的渴求，其中有一家保洁公
司负责人听说我的年龄后，竟然
有些激动地说：“来吧，随时欢

迎，年轻什么活不能干啊！”
在得知李梅的特点后，遇到

工作上的问题，我就多向刘华请
教。她俩各忙各的，很少有语言
交流但又分工明确配合默契。李
梅负责用专业工具擦所有房间
的玻璃，刘华负责用吸尘器吸所
有的尘土包括死角，我被安排最
没有技术含量的活——— 擦卫生
间、厨房、卧室，所有有尘土的东
西都要擦。

擦完橱内擦橱外，擦完厨房
擦卧室，擦完卧室擦阳台，时而
蹲着时而爬梯，一块抹布擦烂好
几个洞。

擦完橱柜等家具，该擦地
时，我问刘华：“擦地用什么啊？”
她看了看我手里的抹布说：“用
那个就行，都用一个！”我心里犯
嘀咕：擦餐桌用的布，怎么可以
用来擦卫生间的地？

见我干活慢，半天擦不完一
个衣柜，刘华趁雇主不注意悄悄
跑过来对我说：“不是自己家的
活，别那么仔细！看得见的脏地
方擦擦，看不见的不用管，你这
么仔细也不多挣钱，多慢啊！”

说着，刘华打开一个抽屉看
了看不脏就没擦，直接关上并对
我说：“卧室还有抽屉，去吧！”
上午李梅擦完玻璃后，雇主反映
推拉门上方的玻璃不亮，需要重
新擦。她习惯性地说：“好，再擦
一遍。”当她爬着梯子准备去擦
高处的污渍时，雇主连忙说：“你
这梯子有防划垫吗？”她回应：

“有，有！”雇主还是用手亲自摸
了摸，嘴里嘟囔着：“别划伤了地
板！”

不久，返工这种“不幸”便发
生在我身上，雇主检查到卧室的
衣柜时说：“顶上这些黑的怎么
没擦下去啊？”这是刘华偷偷告
诉我秘密之前擦的，所以我还是
有些自信的，但还是搬梯子爬上
去让雇主看着又擦了一遍，“这
个地方确实擦不掉。”

她有些怀疑，但看我连擦了
好几下都没擦掉，只好通过了。
但她接着指着衣柜的最下方一
处黑色字迹说：“擦擦这里，这字
怎么没擦掉？”李梅赶紧去擦，

“这是油笔写的，擦不掉。”雇主
使劲抹了两下说：“那我问问安
装衣柜的咋回事。”

就在我们把所有工具收拾
至门外，即将要走的时候，李梅
偷偷跟我说：“怎么还不给钱？”
按理说干完活该速速给钱。此
时，雇主说了句：“我家拖把没
了！你们看见了吗？”李梅很平和
地说：“什么拖把啊？”雇主回应：

“新拖把，还没开封呢！”
李梅问我们二人是否看到

过拖把，我们都摇了摇头。随后，
雇主又看了看我们的装备，没有
一样新东西和可以窝藏大件的
物品，她才死心。

这时，“难缠”的雇主才把
200块钱递给李梅，李梅找给她10
块钱。

“干不好不给钱！”

临近中午12点，终于结束这
家的工作，收拾完工具装车后，
我以为会休息一下喝口水吃午
饭，毕竟三个小时一口水也没
喝，加上吸了不少尘土，我的嗓
子已经快说不出话来了，令我诧
异的是，两位前辈商议的第一件
事不是吃饭，而是给老板打电话

问下一家的地址，她们丝毫不顾
灰头土脸的外表，似乎也不觉得
累。

我实在憋不住了，在她们决
定出发时，我问了句：“午饭咱怎
么吃啊？”李梅头也没抬很自然
地回了句：“路上买，边走边吃。”
说完，她们飞快地骑上电动车，
又箭一样地消失在人群中。

伴随着一个多小时的车程，
加上中途在路边吃了个煎饼果
子，下午两点多我赶到开发区新
雇主家，刚出电梯，一股十分刺
鼻的油漆味迎面扑来！不用问
了，敞着门的这家便是目的地。

味太浓，刚开始几次想吐，
走远换了几次空气，努力冲进
去。这时，两位前辈正在卧室窃
窃私语：“这活太难干了，三天也
弄不完这些白点！”我这才注意
到窗户上刷的枣红色油漆沾上
了一层小白点。李梅接着问我：

“你看好干吗？”我没干过自然不
知道，还是迎合了下：“不大好干
吧？”她们仿佛找到同盟，于是和
我一起讨论起来。

商议完，找来雇主商议能否
不擦白点。李梅说：“这白点太多
了，每个窗户都有这么多，使劲
大了怕把红漆弄掉，使劲小了擦
不下来。”雇主气势汹汹地说：

“怎么能不擦白点啊？小细节不
弄干净找你们干嘛?大面上的活
谁不会干啊？”说完转头要走，接
着补充了两句：“我交钱你干活，
理所当然！干不好不给钱！”

最后李梅只好给经理打电
话，经理说可以商议加钱，李梅

把清理难度、大约用时及客户难
缠度讲述完后，经理最后说：“这
家，不用干了。”

收拾东西间隙，两位前辈不
住抱怨：“咱咋这么倒霉呢？又少
挣钱了！”

“养老保险，整个家政

行业都不给买！”
收拾完东西，要离开时，李

梅疑惑地问：“你这车子能赶路
吗？”我知道她觉得我的自行车
对这个行业来说挺业余。这时我
恳请她等等我一起赶路：“我快
点骑，不耽误你很多时间。”她有
些不好意思地答应了。

一路上，李梅告诉我，工资
是收取雇主保洁费后与公司五
五分，随着工作年限与熟练程度

的积累，分成比例会提高至六四
分、七三分。保洁费的收取，按房
间面积与是否新装修而定，新装
修房按2元/平方米收取；入住房
按2 .5元/平方米。但也有特殊情
况，比如入住房不常住，这时也
会在2.5元/平方米的基础上适当
降价；有的新房打扫难度大，也
会在2元/平方米的基础上涨价。

李梅介绍，一般情况一天接
两个活，一月挣2000多，老家政员
干活快、技能熟练的可以挣到
3000多。公司不会拖欠工资，都是
每月1日发。

问起是否签订劳动合同，她
迟疑地说：“啊？合同？没签！”

我早上“培训”时，经理说过
半年后可以给签劳动合同。我问
了一下李梅，她已经工作一年以
上，根本没签合同，更不用说给
买保险了。

问起人身意外险，她边摇头
边看着我说：“没有！”

这时上午在雇主家发生的
惊险瞬间历历在目——— 李梅一
脚在里一脚在外，蹲着擦阳台的
外窗玻璃；刘华迅速爬梯擦阳台
顶上的污渍；我被教会把油漆桶
翻过来底朝天踩底擦衣柜……
怕踩油漆桶危险我问了多遍：

“这个能踩吗？底不会掉下来吧？
踩坏了怎么办?”刘华就一句话：

“踩就行，俺们都这样！”
记得我应聘时，其中一家连

锁家政公司这样回应：“签合同，
必须的！人身意外险根据个人意
愿而定；养老保险，整个家政行
业都不给买！”

对此，聊城市商务局商贸服
务科高科长回应说，目前家政市
场管理有一定难度，家政公司多
但真正注册的很少，由于这个行
业人员流动性大，人身意外保险
很难保证，目前人身意外险是一
年一百元，根据公司情况和个人
意愿，二者共同承担。

李梅突然提出要先走，着急
去公司交工具、交钱，打断了我
的思绪。看着她渐行渐远的身
影，我又一次感受到电动车对这
个行业的重要性。

格编后

保洁行业尚需规范，

但对保洁员应多理解
本报记者当了一天保洁员，

绝不是为了揭黑、挑刺，而是想
零距离了解这个行业，更好地促
进行业规范发展。

当然，仅仅通过一天的体
验，可能对保洁行业的了解并不
深，但是也发现了一些不规范之
处，比如公司不给保洁员签合
同、买保险，比如部分保洁员不
太负责任等，这些地方有待相关
部门进行规范，保护保洁员的利
益，也保护消费者权益。

但是，这一行业鲜见年轻人
身影，保洁员大都是文化程度不
高的中年人，他们挣的是辛苦
钱。“革命没有高低贵贱之分”，
希望保洁员首先自己不要觉得
低人一等，雇主们也要对保洁员
多一些善意和理解，不要故意找
茬，更不要伤害他们的尊严。

本报记者应聘为保洁员，体验他们的辛酸

保保洁洁员员快快马马加加鞭鞭的的一一天天
“昨天干得怎样啊？”上午8点01分，家政公司经理拨通了我的电话询问情况，在我表明“太累了，无法胜任这份工

作”时，他提出公司也招聘宣传人员和管理人员，让我考虑一下。这个点打来电话，是因为公司规定7点40全体保洁员
报到，最晚8点就领完当天任务出发。

领到任务后，保洁员们各自骑上电动车飞奔至城市的各个角落，“快”对她们来说再重要不过：骑车快了，便能早
到雇主家；干活快了，便能早接下一个活；干活多了，便能多挣钱。然而，“干不好不给钱！”这句话是她们从雇主那那里听
到最多的话。

近年来，家政服务业快速发展，随之而来的行业问题也日益凸显。为了零距离了解家政行业从业者这个群体，本
报记者应聘成为一家家政公司的保洁员，跟随两位“老”保洁员一起干了一天保洁工作，深深地体会到了他们的辛酸。。

一只脚踩着梯子，另一只脚踩在窗台上，对保洁员来说，擦玻璃
是他们最重要的活之一。

面对难缠的雇主，保洁员很纠结，选择了短暂的沉默，趴在窗户上
望着远方。

文/片 本报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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